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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微短
剧凭借其“短、平、
快”的特点迅速走
红，“吸睛”的同时
又“吸金”。

相 关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24 年
12月，我国微短剧
用 户 规 模 达 6.62
亿人，网民使用率
近 60%。 与 此 同
时，根据中国网络
视听协会发布的
《2024年微短剧行
业白皮书》，2024
年全国微短剧市场
规模约 504 亿元，
预计 2027 年将超
过1000亿元。

面对风头正劲
的微短剧发展浪
潮，一批高品质作
品顺势而为涌现出
来。近期热播的
《冒姓琅琊》细致呈
现传统服饰、建筑
风貌与书法艺术，
受到众多历史爱好
者的高度评价。《东
北爱情故事》全网
播放量超15亿次，
该剧紧密贴合上世
纪 90 年代东北经
济社会环境变化，
传递出困境中乐观
向上的精神力量。
除此之外，《暗潮涌
动》《怒刺》等一批
抗战主题微短剧集
中上线，几分钟一
集中却承载了万钧
之重的家国情怀，引发网友主动转
发、评论、落泪、致敬。

尽管今年 9月底，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相关负责人明确指出，将对行业
存在的“雷人”剧情、“霸总”人设等问
题进行系统性纠偏，然而目前在一些
主流短剧平台，渲染夸张财富、宣扬
攀附权贵婚恋观的“霸总”形象仍频
繁出现。此类微短剧“用写实外衣包
裹荒诞剧情”，既渲染了金钱至上、权
势至上的价值观，某种程度上也容易
影响公众对企业家的认知并损害其
群体形象。

不 管 怎 么 说 ，微 短 剧 ，得“ 好
看”。这里所谓的“好看”，制作方不
仅要拍出好镜头，还得讲出好故事。
今年被业内广泛视作微短剧行业升
级的关键年，精品化成为行业追逐的
方向。很多微短剧在制作上都意识
到了视觉呈现的重要性，不惜在服
装、道具、美术乃至拍摄装备等各个
硬件环节投入大量资金精力，高企的
成本带来了微短剧在视觉效果上立
竿见影的提升。呈现在竖屏中的镜
头与画面，正不断向传统电视剧乃至
电影看齐。字面意义上的“好看”，已
然成为精品化微短剧的标配。然而
必须指出的是，这还远远不够。

微短剧精品化并不意味着简单
在拍摄上求“贵”求“美”，对此，正如
业内人士认为的，“我并不认为短剧
精品化只是单纯提升画面精致度或
者更趋于精英化叙事。精品短剧必
须要尊重观众的喜好，让故事能与观
众发生共鸣。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
创新，提升表演和制作水准，把故事
的风格和调性还原出来。”

的确，微短剧虽形式短小，但在
内容上不能流于浅薄，要真正做好做
精，并不容易。这就需要制作者正确
认识并且稳妥处理好高流量与高质
量之间的关系。制作者自己首先要
相信优质内容是观众真正的刚需，在
此基础上，更好地理顺微短剧的发展
逻辑，不断增强自身对于文化价值的
把控力，努力奉献一批题材新颖、表
现妥贴，接地气、有高度，能够深度征
服大众的精品力作，这样才能使行业
发展之路越走越顺，否则的话，阅剧
无数的观众难保不会“边看边骂”，终
致用脚投票。

时代催生微短剧，微短剧也应当
契合时代发展之需。“好看”的作品，
终将受市场欢迎，被时代“看好”。这
里必须指出的是，微短剧的赛道上，
从不是谁跑得快谁赢，而是谁走得稳
谁赢。但愿今后，更多从业者坚持稳
扎稳打，坚守创作
初心，用发光的故
事、精美的呈现造
就“好看”微短剧，
让微短剧热潮从

“流量密码”升华为
“文化印记”。

近日，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当代舞、
现代舞终评结果出炉，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原创
的当代舞作品《觉醒》以第一名的成绩，斩获本
届当代舞类别奖项。该部作品由一级编导董
华兴、青年舞蹈家赵磊共同编创，由内蒙古艺
术剧院歌舞团演绎。

《觉醒》以 1923年至 1925年间，一批蒙古
族知识青年前往北京蒙藏学校学习的历史为
背景，编导经过实地采风与史料阅读，通过舞
蹈语汇还原知识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成长进步的景象。作品情感充沛，讲述了蒙古
族知识青年在寻求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道路
上遭遇的敌对势力压迫，再现了他们互相扶
持、不畏牺牲、奋发图强的伟大精神。

202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第十四届中国舞蹈
荷花奖当代舞、现代舞终评在内蒙古呼和浩特
举行，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下，内蒙古艺术剧
院创排当代舞作品《觉醒》，是用文艺的方式传
承红色基因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举
措。回顾内蒙古在全国重要舞蹈赛事中获奖
的作品，多以民族民间舞为主，现当代舞并非
内蒙古舞蹈强项，而《觉醒》的成功，是其作为
自治区最大文艺院团，在国家级专业舞台上的
主动探索与自觉担当。

形式的突破：红色题材的当代艺术转化

红色题材在文艺创作领域屡见不鲜，其内
涵的红色精神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将其融入舞蹈作品创作中，能够使革命精
神可视化、情感化和艺术化。内蒙古艺术剧院
此前创作的舞剧《骑兵》是以民族民间舞为主
要表现形式，讲述内蒙古骑兵的红色故事，并
获得第十七届文华大奖、第十三届舞蹈荷花奖
舞剧奖、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而此次内蒙古艺术剧院再次以红色题材

为创作来源，创排当代舞作品《觉醒》，以当代
舞的艺术手法追溯内蒙古知识青年觉醒、反抗
压迫、寻求民族解放道路的历程，为红色文化
的现当代呈现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样本。

当代舞作为一种打破程式、强调个性表达
的舞蹈形式，具有融合性和实验性，近年来也
成为不少舞蹈作品的呈现方式。《觉醒》采用当
代舞作为表现形式，更能以肢体语言还原历史
故事，增强作品叙事感，作品中跑动、摆臂前行
等动作，以“克制”的发力方式区别于民族舞的

“大开大合”，更强调舞者对音乐律动的感知与
呼吸的同步，展现了知识青年在思想进步、追
逐光明道路上的鲜活形象。

作品中段，多松年牺牲后的场景尤为典
型，领舞赵磊在前方小幅度摆动肩膀，身后群
舞逐渐以相同动作显现，在倒下的同时被身边
的伙伴扶起，这一编排不仅隐喻革命事业前赴
后继的精神，也通过肢体语言实现了历史与当
代的对话。

集体的镜像：群像塑造与革命记忆的建构

近年来，不论是舞剧还是舞蹈作品，创作
者们开始将舞台叙述的主角由个体转向集体，
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尤为常见，群像叙事更
能塑造革命历史中“人民英雄”的形象。《觉醒》
的叙事焦点从个体转向集体，将北京蒙藏学校
的蒙古族知识青年群体作为主要叙述主体，编
导在编创中没有特意明确领舞的具体人物角
色，通过将真实历史故事、人物凝练投射到作
品的角色中，拓宽了领舞的表现范围，使其既
可以指代乌兰夫等蒙古族知识青年，也可以代
表诸如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蒙藏学校进行
讲学的革命领路人，这种模糊化的处理，将“有
人引领”的意象贯穿始终，赋予作品更为深厚
的历史感，也给予了观众一定的想象空间，也
更能唤起观众对这一段历史的集体记忆。

《觉醒》中最为直接的群像塑造，也是编导
编创的灵感之一：由舞者在台上以合照的形式
还原北京蒙藏学校学生的老照片，将镜头对准

整个群体，引导观众将视角集中于这个时期内
蒙古各族知识青年在革命思潮中的“觉醒”，体
会知识青年的情感堆叠，作品也是在这一幕后
将情绪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此外，舞蹈动作的编排上也体现了群像的
统一性与独特性。例如，在作品开始的场景
中，群舞之间动作各自不同，存在差异，后保持
统一，既隐喻了不同青年个人命运的独特性，
又保持了作为知识青年追求民族解放道路的
统一性，展现革命历程中个体与集体的辩证关
系，形成了富有张力的视觉表达。

服装设计进一步强化了群像的集体身
份。整体色调统一，制式上融合了蒙古袍、中
山装、马褂、长袍等服饰，既体现了蒙古族知识
青年的民族身份，也展现了内蒙古各族青年在
革命运动中的团结统一。这种设计不仅符合
历史背景，更是通过视觉符号构建了多民族共
同奋斗的叙事框架。

隐喻的生成：舞台符号与观众共鸣

《觉醒》能够收获评委和观众的认可，不仅
在于表现形式与题材的贴合，更在于其通过隐
喻手法将抽象的历史意义转化为舞台上可知
可感的具象表达，这种隐喻体现在道具与灯光
的运用上，构成了作品的多层次叙事。

道具方面，作品仅有长方形的木板作为核
心符号，虽然单一，但是在不同语境下承载了
多元象征，与舞蹈动作结合在一起，提升了作
品的叙事完整度，增强了舞台表现力。例如在
作品开头，配合背景开关门音效，此时木板的
开合则是作为“门”，打开这段觉醒之路的门，
也打开了以赵磊为领舞代表的知识青年与毕
希日乐图为领舞之间的往事回忆之门。同样，
在作品中段领舞毕希日乐图背靠木板被抬升
至上方，灯光由白转红，人物逐渐倒下，木板则
成为革命烈士多松年在张家口牺牲时的大境
门，展现多松年被捕后，被残忍杀害的历史故
事，这是木板作为具象物体的表现。

而当舞者背着重达 30多斤的木板在舞台

上前行时，木板又成为知识青年所背负的为人
民解放，为民族复兴的责任重担；在毕希日乐
图饰演的知识青年被捕时，与不断靠近的木板
进行抵抗与斗争，最后在木板的“压迫”下撕碎
情报信息吃进嘴里，木板又代表着敌对势力对
追求进步的革命人士的围剿与压迫。这种符
号的多意性，增添了作品的深意与层次，艺术
化呈现了伟大革命精神的深刻内涵与价值，激
活观众的感知，达到编导编创的目的。

灯光设计则进一步强化了时空交错与情
绪渲染。在作品前段，追光与侧光的运用，将
两位领舞、群舞分割为多个叙事时空，一个是
以多松年为代表的知识青年在执行任务的场
景，一个是以领袖式人物为代表的青年在回望
与找寻的场景，随后加入群舞当中，最后则是
以群舞为代表的青年集体在反抗、在追逐光明
道路上的场景，灯光将不同时空汇聚在同一舞
台空间中，增强了作品的叙事层次感。

同时，在作品后段，领舞毕希日乐图与往
日同伴站在不同光中，青年相聚时，红光消失，
灯光转为暖黄色，又代表着人物记忆的回溯；
合影后随着灯光逐渐由暖变冷，人物意识逐渐
回到现实，单独的白光下缺少昔日的伙伴，更
将革命烈士牺牲的悲壮氛围渲染浓烈。通过
这样的灯光设计不仅提升了舞台的视觉层次，
更通过色彩与明暗的变化，突出单个知识青年
在革命道路上的奉献意义和集体的追寻与坚
守，引导观众与舞者情绪同步，引发共鸣。

《觉醒》的突破意义不仅在于其作为内蒙古
当代舞作品的历史性跨越，更在于其对内蒙古舞
蹈艺术谱系的拓展。从《鄂尔多斯舞》《盅碗筷》
等民族民间舞，到《骑兵》的舞剧探索，再到《觉
醒》的当代舞成功实践，内蒙古艺术剧院逐步实
现从民俗展示到当代表达的转型，这种转型并不
意味着对传统的否定，而是一种新的探索与融
合，让传统在当代语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这种尝试突破的成功，既得益于内蒙古艺
术剧院歌舞团在舞剧《骑兵》巡演中的经验积
累，演员在相同题材剧目作品的核心理解上更
为深刻，更能琢磨该故事背后的历史意义以及
人物心理状态，放大人物在故事中的情绪与情
感，用日常化的动作与细节刻画角色的内心世
界，让作品中的人物有温度、有情感，避免叙事
走向空洞。同时，也得益于编导对于舞者演员
的高强度训练和引导，尤其在民族民间舞转化
到现当代舞模式中，需要舞者心理和身体上的
调整进入状态。

近年来，红色题材的舞台艺术作品得到众
多年轻观众的关注与讨论，《觉醒》也不例外。
通过观察和分析年轻观众的评价可以得知，年
轻一代观众甚至更容易被红色题材中家国情
怀、理想信念等方面的表现而感动。《觉醒》的
成功提示我们：红色题材的艺术创作不必拘泥
于既定的叙事模式，可以更
具创新性的叙事与美学手
法，唤醒年轻观众对历史与
现实的思考。

（本文图片为当代舞
《觉醒》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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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觉醒》》用创新表用创新表达呈现红色题材达呈现红色题材
◎◎王小作王小作

2025 年 9 月，鄂伦春族女作家侯波创作
的长篇小说《雪猎》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
行。此部作品是中国作家协会2020年度少数
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之成果，亦是鄂
伦春族作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雪猎》以主人公吴氏家庭的一对姐妹艾
戈艳及姐姐艾玛汗的成长、选择、婚姻与经历
为主线，在历史的长河中展开刺尔河畔鄂伦
春人的人生史、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与人
类史，在生存、生产、生活、生计、生命与生态
中勾勒鄂伦春族民族精神及融入中华民族大
家庭的现实境况。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记载其
姥姥吴秀芬的嘱托：“我说我的故事要让我的
后人写，这是我的家族史、民族史。”而作者正
是通过两位女性主人公相互交织的人生故
事，书写了鄂伦春人勤劳善良、勇敢坚强、乐
观豪放、生命至上、珍爱生态的民族精神，充
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不让一个民族掉队，让
所有民族同胞都幸福生活在祖国大家庭里”
的伟大民族政策。

《雪猎》以火神神话为引子，以雪猎的赞
达仁、马嘶、犬吠为尾声，以天地、四时、星辰、
日月、山川、风雨、河流、雪猎等八章建构故事
内容，讲述鄂伦春族不一样的人间烟火。艾

玛汗与艾戈艳姐妹二人虽为同一母亲所生，
却从小分离，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艾玛汗
是艾戈艳心中的榜样与力量。她们的人生在
二元对立与统一中定格于 1953 年 9 月 28 日
新生鄂伦春民族乡的定居生活中。出生后，
她们的母亲去世，妹妹艾戈艳随父亲与继母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艾玛汗随孤身一人
的三大爷塔木善生活，辛苦地照顾他的生活
起居。16岁时艾戈艳成为萨满，艾玛汗则承
担起家庭重任。艾戈艳接受了指腹为婚，幸
运地与心地善良的卡图尔结为夫妻；艾玛汗
却坚决反抗塔木善包办的、与古拉依尔的婚
姻，她自主地选择了苏赫欠为丈夫。结婚后，
艾戈艳听从丈夫安排，安心享受甜蜜恩爱的
传统生活；艾玛汗则在丈夫被日本人打死后，
养父又患眼疾的情况下，为了生存下去，违背
了鄂伦春女人不能使用狩猎工具、不打猎的
禁忌，进山打猎。她还改名为英霞，参加剿匪
抗日队伍，誓为丈夫报仇。

“艾玛汗望着远去的背影，耳边
回响着李天安的话：生活应该由自
己主宰，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后
来，艾玛汗与李天安因共同的目标
和共同的信仰而结为革命伴侣，两

人缔结为团结户。她也没有遵从鄂伦春族再
婚女人须将孩子留给婆家的规约，“现在艾玛
汗带着孩子再嫁真是破了例。”

作者擅用东北方言、谚语、比喻、神话、传
说、故事、史诗、民歌、玩具与游戏，在诗情画
意、动物相伴、娱乐休闲、生死存亡的时空中
编写着历史叙事、女性叙事、生存叙事、生命
叙事与生态叙事，正如作品所呈现的那样，

“有生命，就有生存的方式。”作为鄂伦春族第
三代作家，作者本身已远离民族游猎的生产
生活方式，其记忆深处沉淀着姥姥的文化记
忆。作者在双重的生态审美记忆中，立足于
女性视角与审美体验，揭开鄂伦春族从原始
游猎社会到下山定居的历史序幕。文本中，
虽然狩猎生产生活方式、萨满文化、民俗文化
的描写更多是排列式、介绍性、常识性与学术
性的，但饱含着鄂伦春族女性主体的情感、想
象、记忆与认同，“万物都有轮回，你不伤害

它，它就会成为你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财富。”

《雪猎》贯穿小兴安岭之雪与鄂
伦春族游猎生产生活之审美意象，
从女性视角描绘雪季、雪原、雪地、
雪野、雪花、雪水、雪兔，厚描出猎、

围猎、追猎及不猎而猎，“阿迈走过去，大狍子
斜卧在草窝里，三岔狍角的狍头真好看，能做
一个漂亮的灭塔哈。”鄂伦春族婚姻礼仪以民
族传统与氏族规范为核心，艾戈艳婚礼中关
于开脸的仪式融合了汉族礼俗，实为民族文
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朝鲜族、汉族、鄂伦
春族等各民族人民皆在同一生态空间中相生
共存，“对于苏赫欠这样的猎民来说，雪就像
农民的雨、牧民的草。”小说作品中大公鸡的
陌生化、吃土豆、面饼等情节描写，皆表现中
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事象，人们向往美景、美
味、美德与美好的生活以及“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的和美未来。由此，作者不仅讲述了一
个鄂伦春族故事、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一个中国故事，更是讲述了一个人类命运共
同体故事。

《雪猎》承载个体性与民族性、感性与理
性、传承性与变迁性、身体性与实践性、时间
性与空间性之并存，以源于生命接力式的审
美记忆塑造生态审美文化认同感，激活地方
的环保意识，提供民族精神慰藉，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不
是想象共同体，而是文化共同体、情感共同
体、生命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

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鄂伦春族作家首—鄂伦春族作家首部长篇小说部长篇小说《《雪猎雪猎》》读后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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